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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醒睡男人 

這男人的心理治療師是位精神科醫生，她說，與病人已經工作了三年，就是毫

無進展。 

男人只有四十歲，上有老母親，下有兩個十歲及八歲的兒子。數年前他遇上車

禍，從此就無法振作，在康復中染上賭博，把房子及積蓄都賭光了，夫婦二人

現在租住一間劏房，孩子就送到祖母家去寄養。男人去見治療師，談的都是自

己有多不幸，有多消沉，然後索取更多精神藥物，好讓自己沈迷夢鄕。 

這是一個典型的精神科個案。怎樣去把一個在睡夢中的人叫醒？我們開始一個

探索之旅！ 

這旅程很不好走，經過長時間的個人心理分析，男人對自己的心理狀態表達得

很流暢，他一方面覺得對不起家人，一方面又說：「我最近作了一個夢，好像

自己死了，躺在棺木裡十分寧靜，那種感覺很安祥！」 

聽到男人如此駭人的獨白，家人都無從應對。我問兩個孩子，他們怎樣反應爸

爸的話，沒想到小兒子撇頭就說：「那就什麼都沒有了！」 

他執着父親的手，神情十分憂慮，叫爸爸千萬不要尋死。孩子的話，真的打斷

了父親的自言自語，望着兒子，父親面上有無限感觸。 

我很高興，因為我正想動員家人去叫醒這個睡男人，暫時看來祖母和妻子都氣

得不想理他，只有兩個孩子，無限關注地為家人擔心。很快就發現，兩個孩子

的位置也十分不相同，小兒子與父親最密切，大兒子卻是祖母的寵兒，問孩子

們話，哥哥總是推弟弟出去回應，尤其有關父親的事。弟弟也義不容辭，說了

很多老氣橫秋的話。孩子的參與，成功地激發起男人的父性，讓他暫時忘記自

己的苦楚。最後連大兒子也鼓起勇氣，哭着對父親說：「我想要個正常的家

庭，想你天天與我們一起吃飯，一起生活！」 

父親淚流滿面，抱着兩個兒子痛哭，承諾一定會振作起來，他説：「我平時只

覺得老大嘻皮笑臉，沒想到他是如此地關心我。」 

這是一個感人的場面，我們十分興奮，以為睡男人醒了。 

但是好景不常，男人回到他的劏房，找上他的床，又再沉睡不醒。 

我們想，兒子的拉力還是不夠強，從妻子入手吧！誰知夫妻相對，更是啞口無

言。丈夫把家業輸掉，妻子當然不甘心。但是探討之下，妻子的憤怒並不止於

此。原來男人並非只顧睡覺，他醒來時，就會駡人。駡妻子是番薯，是死蠢，

所有不堪入耳的話，能駡的都駡了。怪不得妻子寧願他一睡不起，也不想把他

叫醒。  

我們越來越找不到讓男人醒來的動力。好在他的主診醫生也加入我們的團隊，

沒有答應他增加藥物的要求。兩個孩子看着沒有實行承諾的父親，行為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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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失控，原來這一家五口，各人都有不同的精神科醫生跟進，五個人都要靠藥

物控制情緒。一人患病，全家吃藥。 

但是總不能讓男人睡得安穩，我們繼續想盡辦法打擾他的安眠。 

祖母說要搬家了，不能繼續為兒子養孫兒。我們又把一家三代召集起來商量對

策。母親説她年紀大了，要享受人生，兩個孫子也不易管教，不想如此辛勞。

老媽子的心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男人無言以對，只讓老母親一個人在獨白。

原來獨白是這一家人的特性，即使面對危機，也難以讓他們對起話來。 

我們支持祖母的要求，趁機逼着男人負上父親的責任。但是細嚼祖母的話，她

並非真的想把孫兒還給父母，尤其是長孫。原來大孫子對她愛護有加，怕她獨

自發呆時跌跌撞撞，會與佣人一起把她帶到床上。如此體貼的孫子，她又怎捨

得放下。只是兒子偏愛幼子，兩父子往往纏綿在一起，把大兒子看作透明；而

且父親生起氣來，大兒子也是他惡駡的對象，祖母看在眼裡，心中為大孫子抱

不平。她説，這情況讓她十分苦惱，也是因為這樣才見精神科醫生的。 

也許男人一早就看透自己的母親不是真的想放棄孫子，也許他已習慣了睡眠是

最好的逃避，旁人越是為他着急，他越是無精打采。再説，母親與妻子對他也

是一早就失去信心，言談之間，每句話都帶着怨懟和貶低。男人自知理虧，不

能反駁，要嘛就是沉迷睡鄕，要嘛就是喝得爛醉，然後駡人。妻子承認，自己

也有份為他買酒。連大兒子也說：「酒都代替媽媽了。」 

一個人的病徴往往會組織了每個家人的行為和互動，而家人的互動形式，又會

維持着病徵的不變。怎樣才能打破這種互相牽制的局面？ 

我想起一個英國童謡 Humpy Dumpy：雞蛋先生，坐在圍牆上；雞蛋先生，跌一

大交，所有國王的兵，所有國王的馬，都無法把他扶起。 

我們不甘心，千軍萬馬，沒有扶他不起的道理。看到男人越來越沒勁，我說：

「你再睡下去，不知不覺把家人都睡走了，你真想這樣嗎？」 

他揺頭，我把手伸給他，問：「我能拉你一把嗎？」 

他接了我的手，人很重，我拉不起來，他的兒子、母親、妻子、以及他在座的

主診醫生，都趕來一起拉他。 

我深信，只是我們不放棄，睡男人終會被我們叫醒！  


